蔡辉说书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》

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的这本书叫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：暴力为什么会减少》，作者是美国著名学者斯蒂芬·平克。

斯蒂芬·平克是一位语言学家，语言学研究需要大量使用统计学的知识。那么一个人对统计学非常熟悉、非常了解的话，那么你看事件、看问题的视角就会大大提升，就会看到我们许多人平时看不到的东西。

而这本书恰巧是从统计学的视角去看历史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斯蒂芬·平克发现，人性正在日益变得更善良，而暴力正日渐减少，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战争将被彻底终结。 对于这个判断，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，我们人性是贪婪的、自私的，有一就想有二，有二就想有三。可是资源是有限的，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欲望之间，这就构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，那么我们人类永远有可能为了争取有限的资源而使冲突升级，最终走向战争。

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，几乎所有的时代都是充满了战争。可以说，只要有人在就要有战争。所谓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短暂的停歇而已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说现代人生活多纠结啊，每天上班、下班，生活很单调，精神很空虚。我们彼此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和了解，每天你就为开车停车这点事，你就得生无数次气。

那么凭什么说现代人更善良呢？我们说古代社会，原始人多好啊，天大地大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可以按自己的本性发展，那多质朴、多朴素啊。我们几乎所有的书都在说，原始社会那是最美好的社会，现代社会是最黑暗的社会，人和人都被扭曲了，已经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这个基本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常识。

那么斯蒂芬·平克为什么要挑战这个常识？他会怎么去看问题呢？我们来看这本书。

首先作者告诉我们，人天性就是残忍的动物。我们过去想说，原始人无限和蔼，彼此非常愉快，大家互相配合，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误会。我们可以从考古学的角度看，你看北京猿人，在周口店，那里到处都充满着杀戮、自相残杀的痕迹。每到食物缺乏的时候，强壮的原始人就把弱小的原始人头盖骨给掀开，吸取里边的脑浆充饥。我们过去总是想，一帮原始人围着火堆前，然后一块去打猎，互相配合的很好。这些只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想象。

不仅中国是这样，我们看西方，奥兹冰人。奥兹是发现在阿尔卑斯山上，一个冻挺的了原始人，距今也有几万年。过去以为，就是冻饿而死。可是专家一研究才发现，不得了，这个奥兹身上带着四个人的血迹，箭头上有两个人的血迹，说明他死之前射死俩，他的匕首上有一个人的血迹，说明他还捅死了一个，然后他斗篷上还留有一个人的血迹，说明他在跟别人搏斗的时候，又把对方的血给留在自己的斗篷上，而他自己怎么死的？是后脑和脖子遭遇重击而死。可见，他是在一场惨烈的搏斗中死掉了。

像这样的自相残杀彼此施暴的痕迹，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, 人类所发现的所有的考古遗迹，所有原始人文化的遗迹中普遍存在，没有例外。这就可以证明，原始人的时代我们其实天性就是好斗，就是残忍的。

后来有了宗教，有了道德，那情况会如何呢？其实我们看看圣经，你看希伯来圣经中，约有一千个句子是提到耶和华亲手施暴，一百多处提到他下令杀人。把这些杀的人统计一下大概有多少？学者有计算，120万人。那个时候才有多少人啊？经他下令亲手杀掉的，包括让别人替他杀的，就120万了。这个还没有算诺亚方舟，上帝一看人类不老实，得，弄一场大洪水吧，把大家都统统给淹死，留几个人当种儿就行了。

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，那么大概死亡多少？两千万人。

以后有了宗教，有了道德，社会有了文化，我们有了文明，我们老说古人多好啊，有敬畏，有信仰，口口声声只讲道德，这个比我们现在社会口口声声只讲利益，这不就好多了吗？不一定。我们可以看看基督教，基督教那个时候所谓七宗罪，七宗罪是怎么惩罚的呢？第一个就是骄傲，如果你骄傲的话,要施以轮刑。什么叫轮刑？就是给你捆在一个带刺的轮子上，从山顶上往下推。每次你和地面接触，就会导致你身体几处骨折，等滚到山底的时候，可能你还活着，但浑身所有的骨头都碎了。这不完全是为了杀你，是要活活折磨死你，让你活活疼死。这个多么残忍，是吧？

此外，如果你妒忌，那么就要浸冰水；这个其实还算好多了，贪吃的话，你就要吞老鼠、蛤蟆和蛇；如果你好色的话，就要放火和硫磺里熏；如果你愤怒的话,就要活体肢解；贪婪的话,要给你下油锅；如果懒惰的话,就要给你扔进蛇坑。

其实你说这七宗罪，是我们人性中常有的七种缺点。这就可以让人高高兴兴的给你施暴，这哪里是为了惩罚罪行啊？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的施暴欲望。

15世纪到18世纪，欧洲处死了10多万妇女，给她们施以火刑，活活烧死。为什么？说她们是女巫。你说这个世界上哪有女巫，晚上能骑着笤帚就跑，没见过。但是，只要把你逮起来，一顿拷打，然后再加上各种折磨，还真就10多万人承认自己是女巫，会魔法，就会骑着笤帚跑，最后被人活活烧死。可见那个社会非常残忍。

中世纪的时候，像骑士那些记载，都是英雄记载，骑士风度嘛。其中每四页就有一页施暴的记录。我们看那个时候的格林童话，其实充满了色情、杀戮。今天我们看到的都是洁本。

到了前现代社会，乃至现代社会，情况怎么样呢？其实照样。你看像汉密尔顿，这是美国开国国父之一，因为跟人决斗，被干掉了。像门罗，门罗主义嘛，这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，他曾经当过美国的国务卿，当过副总统。因为跟总统政见不和，要求跟总统决斗，幸亏总统没搭理他，要搭理他，你说你是打死他还是被他打死？那都是丢人的事。还有像杰克逊，杰克逊也是美国的国父之一。他因为一生经常参加决斗，身体里被人打进了无数个子弹，他说我走起路来就浑身丁丁当当乱响，别人以为是谁拎了一袋子弹过来呢。这个虽然是搞笑的话，但是也就说明，那个时代暴力是非常普遍、非常正常的情况。

那么，为什么过去记载很少提及这些，我们一提原始社会都是田园牧歌，人和人非常善良，彼此之间没有争斗，只有现代人好像才特别残忍、特别喜欢屠杀一样。其实，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战争模式改变了。现代社会很简单，一打仗，你出10万、我出10万，打死你5万，然后你就输了，我可能也损失了几万。但是这个可能最多也就打一两年，打完就完了，都是军人之间的作战。

原始社会就不是这样，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，进入20世纪的时候，它还基本是原始部落的状态。人类学家去那考察了50年，发现就这么一个小岛，分了几百个部落，如果一旦是有仇恨的，那就是世仇，只要你不小心进入了他的领地，你就可能被干掉。而且他们要作战，那就不是一天两天、一年两年，是一辈子，甚至几百年打下来。至于为什么打？都已经忘了，就要打。它要一辈子、一辈子把这个仇恨传递下去，为了消灭你，那就可以不择手段，比如说偷袭你的大本营，逮不着你的青壮年怎么办？所有老弱妇孺逮起来，统统杀掉，就是为了让你明白，你不能再跟我打了，赶快认怂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

所以原始社会的杀戮更加残忍，因为它是没有时间、没有空间的限制的。他几乎今天打、明天打，永远打，所以这一天一天的死亡率，其实比现代战争要高的多。可以从统计来看，在非国家状态的情况下，因暴力导致的每年死亡率大概是十万分之五百二十四。换言之，就是每两百人中，每年就要死一个。

可是我们有了国家状态以后，情况是如何呢？我们可以看，20世纪发生了两次大战，以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德国和苏联为例，他们的死亡率是多高呢？每年的死亡率不过是十万分之一百四十四和十万分之一百三十五，和刚才的十万分之五百二十四对比起来，也就是四分之一这样子。这个还只是算战争那几年，如果你把整个20世纪算起来，把非战的时期都算进来，那么其实一个国家的死亡率也就是十万分之六十左右。和十万分之五百二十四比，那就差出个八九倍了。其实，这个还不是个完全的统计，如果完全的统计,我们可以说，有国家和没国家差着十倍死亡率是没有问题的。

人类在原始社会的时候，没有农业，所以走到哪吃到哪，什么食物都吃，不像现代人，我们只吃种植的食物，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吃不到。所以现代人大概食物也就是150种左右，而原始人大概是600种左右，相当于我们的4倍。所以原始人他的维生素含量高，他的骨骼比我们现代人坚硬，身高也比我们要高6到7厘米。此外，我们会得龋齿、贫血，各种各样的炎症，这个都是原始人不会得的。

可是我们即使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，我们还是愿意选择国家这种形态，为什么？其实道理很明白嘛。如果能因暴力死亡率减到原来的1/10的话，那我宁可得这样的病，身材矮点，我也干了。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后来逐渐走向现代社会，很多部落人就转为了国家的公民。他们就是说，这个现代好啊，我不用说出去撒泡尿，出去打个酱油，就被人家干掉了，再也不用以担心这些了。

斯蒂芬·平克认为，人性变得越来越善良，暴力正日益减少，它之所以出现这个效应，主要分三个大阶段。第一个大阶段就是因为国家的诞生，国家垄断了暴力，使私人无法使用暴力。没有国家垄断暴力的时候，我们想解决一个问题，只能靠自助式正义。比如说我们俩人做生意，我被坑了，那怎么办？最简单的方法那咱们就打回来，刀上过。那么我打不过怎么办？我只好把我亲戚都叫上，亲戚也打不过怎么办？我就把我们这个家族都叫上，如果家族都不行，那我就把我们村人都给忽悠进去，这个导致的死亡率是非常惊人的。而国家垄断了以后，我们现代人再碰到这种事，那没办法，打官司呢？我如果没有打赢，那我也只能认了，该我倒霉，对吧？如果我打赢了，有司法程序帮我把这个赔回来。

正是因为有了国家暴力，那么我们私人之间就不必再兵戎相见，不必要那么你死我活。如果打官司，本来我有道理，我输了，怎么办？输了我也认了，我也不可能说我给你来一刀，给你打两黑枪，那法律就要惩罚我，就要把我送到监狱去。

所以，正是因为有了国家这一层，才使暴力大大的减少。这个减少的比例是非常惊人的，就是像刚才所说的，减少了将近10倍。这个数据会非常非常多，比如说英国当年没有成为国家之前，那基本就是荒野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有了国家以后，有些地区暴力死亡率下降了多少倍？100倍，包括今天伦敦。所以可以见，这个国家垄断暴力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。

那么国家垄断暴力以后，又会带来新的问题。因为国家垄断暴力以后，它就可以滥用暴力，为了开疆拓土，为了所谓国家利益把老百姓都弄去打仗，这个你没法控制他。或者说他在自己内部宣布，这么一批人是坏人，你要把他给消灭掉。这样就允许老百姓之间，人民斗人民。比如说纳粹德国，当年搞的驱逐犹太人，迫害犹太人。在很多国家，都出现过这种种族主义屠杀的事件，这个你没有一种力量去约束它。

所以当国家垄断暴力之后，就会派生新的问题，就是国家反而会滥用暴力，从而造成更多的暴力死亡。这就需要我们进入防止暴力的第二阶段，那就是人道主义革命。人道主义革命应该是肇始于1300年左右，以英国、以西欧为主，以后随着文艺复兴运动，加上后来出现了一代伟大的思想家，比如说卢梭、孟德斯鸠等等，正是在他们的不断提倡和不断主张下，我们越来越意识到，应该有一种力量拉住国家施暴的手，当暴力发生的时候，能有人踩一下刹车。

我们可以看当时为什么欧洲会爆发人道主义革命，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欧洲中世纪就这么一个小地方，五千个领主，我占你的地儿，你占我的地儿，打到后来，到17世纪的时候，还多少个？还剩500个。到拿破仑的时期还剩多少个？还剩200个。到1953年的时候，欧洲的这种政治单元已经不足30个。 我们今天看，欧洲四五十个国家，实际上历史上是五千多个国家，不断打成现在这样。

老百姓把施暴权上交给国家了，结果你们却用来满足自己的利益，然后去屠杀人民。这是太可怕，也太残忍的一件事情。这个就促成了欧洲出现了人道主义革命的思潮，因为印刷术在欧洲普及，不同国家的人民开始意识到，我们其实在彼此种族的差异、语言的差异、文化的差异、地域的差异之外，其实我们有一个共通的东西，那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对真理、对正义的向往。正是因为通过对启蒙作品的阅读，形成了文字共和国，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我们的正义观是相通的，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是相通的，我们喜好和平、不愿意战争的心态是相通的。

人道主义革命通过文字共和国，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，以往那些大而无当、空洞的概念，那些激动的我们热血沸腾、激情四溢的那些概念，很有可能是一个个骗局。比如说像什么国家的威望、民族的声誉、权力的声誉、来世不朽的灵魂、一世神圣法则、经文，英雄主义、男子汉气概、尊严、光荣、使命、命运等等等等，所有这些很有可能是国家忽悠你去抛头颅、洒热血为少数人利益而服务的好听的借口而已。

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，我向国家上交了施暴权，我理所当然的应该求得回报，那就是和平。我既不受身边暴力的伤害，也不受国外暴力的伤害。如果政府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承诺，那你凭什么让我上交施暴权呢？那是你政府的失职啊，你怎么又能通过几个大名词，然后再把这些问题又转嫁到我的头上呢？

在人道主义革命诞生的初期，当时欧洲可以说一片血雨腥风，像西班牙战争屠杀了35万人，十字军东征屠杀了约100万人，法国胡格诺战争打了32年，荷兰独立战争打了80年，德国30年战争打了30年，英国内战打了6年，50万人死亡，死亡率已经超过了一战。

可见，如果没有一只手拉住国家那只施暴的手，一切就可能失控，人类的理性就可能完全失败，暴力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如果说国家之间、国王之间出现这种暴力，那还其次。其实它历史往往呈现为暴君到暴民的循环，因为暴君太暴了，人民受不了他的残暴，只好通过暴力来推翻他。但是，暴力推翻他以后，我们只可能诞生出新的暴君，新的暴君随着他不断地倒行逆施，人民又要通过暴力去推翻他。如此冤冤相报，永远也跳不出这个暴力的循环圈，永远就反贪官不反皇帝，反皇帝不反帝制，我们人类就彻底被暴力套牢。

所以，人道主义革命最重要一点，它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方法，而是在这个思想方法上创造了一套制度体系，用它来约束那些滥施暴力的人，把权力放到了笼子中间。不论对人道主义有多少批评的声音，人道主义的革命出现以后，确确实实人类的暴力大大下降了。

人类暴力行为下降的第三阶段，就是所谓的权利革命阶段。权利革命阶段肇始于二战结束之后，从1950年一直到今天。人类已经经过了一次人文主义革命，为什么还要搞一次权利革命呢？因为人文主义革命重点解决是制度问题，用制度之手防止我们坠入暴力和战争的深渊。但是，如果文化的问题不解决，我们终有一天还会被战争所套牢。比如说一个国家，如果人人都想打仗，都想使自己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，都想压倒别人，那么你政府得反映民意啊，就算是有一个好制度，也压不住这么多人共同的追求，最后这个国家就可能走上战争。

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英国、法国当时都是民主国家，在制度上是比较领先的。但是，战争消息传来，不论是伦敦还是巴黎，人民欢呼雀跃，就跟过年一样，争相欢呼，我们终于能够统治世界了，父母争相把孩子送向前线。人们就是觉得，经此一战，我们就彻底统治欧洲、统治世界，压倒异族，然后我们就成天下老大。当时人就是这种见识，就是觉得，有你没我，只有我当老大，你当老二，如果我们现在不把握这个机会，将来就没有机会了，将来再打成本太高，所以晚打不如早打，早打就一定是全民作战，人们自觉地去为此牺牲，自觉地为此流血。

可见，不改善文化，仅改善制度，效用有限。二战结束以后，我们越来越意识到，我们生活中日常的那些暴力，才是最危险的，才是最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战争深渊的因素。

所以你看二战以后，出现了民权运动、女权运动、儿童权利运动、同性恋权利运动、动物权利运动等等等等，这些运动使我们人类渐渐远离暴力。比如说民权运动，在此之前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，哪个民族更高级，哪个民族更低级。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就是依据这个逻辑，他觉得很正常。所以，就可以坦然在欧洲杀掉六百万人，把人送到毒气室里，就像工业化的手段，把人给处理掉。

我们在人的这个层面上，应该拥有同样的权利，缺乏这个认识的话，悲剧就会重来。

民权运动刚开始可能是很不起眼的争执，比如说共同上学，同乘一辆车，大家享受一些基本的平等。但是在这些努力之后，我们今天再来看，谁如果再说我种族歧视，发表对其他民族不利的言论，或者说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人，那马上就引起举世哗然，就觉得你是个野蛮人，根本不配在现代文明中生活。当年希特勒这个理论，德国人就会支持，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鼓掌。今天谁敢？今天已经没有人敢这么做。所以这就杜绝了因种族原因发生战争的可能性。

像女权运动，一直到1967年，美国1/4的先生认为，给夫人耳光那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奇妙的是，17%的女士也觉得这个可以。可是，我们今天再看，这么想的男的已经不足15%，我们越来越不认同两性之间应该采取暴力。

像儿童权利，在全国家时代，77%的人民是接受杀婴，因为婴儿太多了，我养不活，那没办法，只有溺死。但是在今天，我们可以说，没有人再能接受这种行为，觉得太残忍了。在传统社会中，10%到15%的婴儿会被处理掉，尤其是女婴。但是在今天，任何人如果再采取这种行为，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文明之敌，就会被认为是一个野蛮人。

我们通过对儿童权利的伸张，父母越来越意识到，决定一个儿童的成功，不在说是教育等等，而是源于他自己的天分以及他未来的缘分。我们父母越来越不愿意去充当一个教育者，而更愿意充当一个养育者。从一个精神导师、思想的领袖，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朋友，愿意跟孩子共同的协商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儿童，他在善良中长大，在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中长大，他就越来越不愿意选择暴力。

像同性恋权利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苹果电脑，苹果上边为什么有一个弯的东西啊？这个是为了纪念著名的数学家图灵，图灵当年所提出的数学理论是今天计算机运算的基础。图灵是个同性恋者，被关进监狱，最后不得不吃毒苹果自杀。

还有像著名诗人王尔德，也曾因为是同性恋者就被关入监狱。但是经过几千年来的积累，我们越来越意识到，同性恋也有可能不是后天形成的，而是先天形成的，它是上帝的错误。既然是上帝的错误，我们为什么要让普通人来承担这个责任呢？我们越来越明白，一个人他不同的性取向、不同的爱好、不同的习惯，不构成他被歧视、被社会拒绝，乃至说受大家的折磨，并不构成这个理由。只有我们生活中暴力越来越少，我们的仇恨才会越来越少，才会越来越远离战争。

像动物权利，你看像中世纪的时候，大概流行了两百年，在法国、在荷兰，流行所谓的烧猫游戏，就是把猫给吊起来，活猫。然后生一炉大火，然后把猫一点点降下去，看它活活烧死，越靠近火这个猫就越惨叫、越挣扎，大家看着觉得好玩，觉得有意思，这个流行风靡一时。为什么呢？认为猫是魔鬼的化身。

可是今天我们再看，谁要是再虐待宠物，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非常可怕，甚至是一种违法行为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对动物施虐，我们才有可能不对人施虐。我们只有同情其他生命，我们才能够同情自己。

可能很多人就会说，那你还吃猪肉、吃羊肉，它们不也是动物吗？难道说动物会卖萌，我们就得多照顾它点，如果它不会卖萌，那就活该被虐待、被吃掉，这个不是虚伪吗？不能这么说。因为生命的质量取决于它对生命的认知，我们作为人，没办法，必须要吃肉，但是我们吃它们，我们也没有权利虐待它们，我们要让它们高高兴兴的死掉就可以了，这样它对生命的感受是没有问题的。而虐待动物才是最可怕的。

权利革命自从问世以来，可以说争议不断，很多人就会说虚伪，你看你讲得这些东西，仅仅是捍卫了腐朽的道德观，你不就允许同性恋，你让小孩不听大人话，让老婆不听丈夫话，这不社会就乱了吗？凡有这种想法，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不成立的。

可以看美国学者戴蒙德，他写过一本书叫《民主的精神》。《民主的精神》公布了一个国外做了大概几十年的调查，它是在不同的文明中，调查说你是否认同选举制，是否认同不同的政党来进行竞争，认同有三权分立，认同由法律来治理这个社会。这个调查从非洲最贫穷的部落开始，到撒哈拉沙漠中那些游牧民，包括一些传统社会的人，也包括我们一些现代社会的人。调查结果惊人的发现，全世界所有的这些民族，都认同民主基本的法则。几乎80%的人都知道投票是正确的。越是那些受到束缚比较大的社会，人们对民主的认同率越高，人们越愿意相信大家都去投一张选票，比听命于某个人要强的多。

可是为什么这些国家，这些部落，它没有走向现代化呢？戴蒙德发现，在是否认同男女平等，是否认同动物权利，是否认同同性恋权利等等，在这些方面，双方就显出明显的差距。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此认同率就非常高，可能达到80%、70%。但是对于落后社会中，也就20%、10%的人认同男女平等，认同儿童的权利。

可见，在民主的基本认同上，大家不存在着差异。真正存在差异的是我们对权利的认知，当我们权利认知没有取得突破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一个社会的民主就没有保障。即使有了一个民主制度，这个民主也运转不起来。所以，权利革命对于一个国家，对于一个民族，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没有权利革命，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真正学会民主的生活，也无法把人道主义革命落实。那样，这个社会的暴力就不会在本质上减少。

可能很多人说，你这个讲得都是道德，讲道德谁不会啊？对吧？那么我们具体人难道被道德拴死啊？对吧？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还是该怎么办就得怎么办，不能搞虚伪的这些教条。

其实这个话题应该这么去看，你看这个猪猡，它生活在泥地里边，整天吃住都在又是粪便、又是泥土中，它从不觉得自己脏。这个牛和马，多辛苦啊，整天拉车，吃的都是稻草，可是它不觉得自己苦。为什么呢？牛马和猪猡它不能够反思自己，它不能自我批判，它不能看到，我自己这个生活状况很痛苦，它看不到。为什么？一个人要了解自己真正的生存状态，一定是要超越自己现实，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自己。如果仅就自己看自己的话，那么你永远就觉得当下是最好的，你只看周边、只看别人怎么样，大家都是牲口，也就按牲口过呗，这个是行不通的。

所以我们一定需要建立一个道德的高度，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道德的高度去批判这个社会，那么我们就跟牛马和猪猡一样。我们总要想到，什么社会是更美好的，我们才可能去建设那个社会，才不断往那个社会去努力。

马丁·路德·金曾经说过，“我不想假装理解道德世界，天际广阔，我极目眺望，视野仍然有限。仅目里所及，我无法计算世界的弧度和广度，遵循良知，我知道它是神圣的，就我所见所识，它指向公正”。所以我们一个社会只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贯彻公正，那么这个社会才是有前途的，那么这个也会导致暴力的大大下降。

可能很多读者会有这么一个不同的意见，20世纪接连发生了两次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，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卷入国家最多、导致死亡最多、消耗财富最多。那么这不就恰恰和本书作者所说的，人类暴力行为在减少，我们人性变得越来越善良，不正好相反吗？我们过去这个世纪被称为悲哀的20世纪，那么很多人就会说。事实证明，人类的暴力行为是越来越增加了，人类正变得越来越残忍，那你本书不全都写错了吗？

其实斯蒂芬·平克在这里边我觉得是本书写的最精彩的一点，就是他不仅仅是把统计学的数据告诉你，用统计学的数据来写历史，这个人太多了，谁都会。但是，把统计学的智慧应用到历史研究中，这是独一无二的。

首先，我们说20世纪发生了两次惨烈的战争，死亡了最多的人，消耗了最多的财富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把这两次大战都算进去，把因战死亡，包括相关人员死亡都算进去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每年暴力造成的死亡，数据依然是比以前下降的，虽然这两次世界大战非常惨烈。但是如果综合到这一百年来说，比如二战以后，几十年世界没有发生大战，一战之前世界也基本没有发生大战。所以，如果平均起来，因暴力导致的死亡那个数据并不高。

第二点我们应该分清什么是概率事件，什么是规律事件。那么很多人就会说，你看，两次世界大战接连爆发，这不就说明人性越来越恶吗？我们现有的这个制度是约束不了战争爆发的。其实，这个恰恰就是忽略了概率事件和规律事件的区别。什么是概率事件呢？概率事件都是密集分布的，就像下雨一样，总是这边多一点、那边少一点，我们一般人一想，说概率，那就是平均分配，实际上规律才会平均分配，概率都是密集分配。

打个简单比方，说一间老房子，如果说这间老房子它按概率来说，每月被雷劈两次，第一天它被雷劈了，那么下一次雷劈最有可能发生在哪天？可能像没学过统计学的人，可能就会觉得，那后几天都是1/29，一个月30天，剩下29天，那平均每天都有机遇，那就是1/29这么一个比率，错了。事实上应该是第二天被雷劈的机会最高，第三天次之，第四天更次，最不可能的是最后第20几天，那个是最不可能被雷劈。

可见，如果碰到概率事件的时候，就是今天被雷劈，那么很有可能第二天又被雷劈。如果说今天一架飞机失事了，那么聪明人第二天就别坐这个航班了，因为那天是它失事发生的概率最高的一天。

我们再看战争究竟是规律事件还是概率事件？我们可以看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几千次战争，我们从战争发生的时间看是没有规律可循的，也许战争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，战争本身可能是有规律的。但是战争爆发的时间是概率，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世纪会接连发生两次最大的战争。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概率碰上了，并不代表20世纪人类就变得更坏了，暴力增加了，人类更好战了，并不代表这个，这是概率所决定的。

所以我们今天看，说有一个油罐爆炸，那么你放心，过两天肯定还会有一个油罐爆炸。我们今天说哪个地出个车祸，你放心，附近过两天还会有车祸。这个就是概率的特征。当然了，概率事件也是可以控制的，并不是说有了概率事件就不能控制。如果我们消除它的背景因素，如果一个油罐爆炸了，我们加强管理将来可能会减少它的爆发概率。但是，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油罐爆炸了，然后我们马上就开始这个原因、那个原因，然后就开始找出一大堆人为编造的原因，而忽视了概率在背后发生的作用。分清概率事件和规律事件，这对于我们思考历史是非常有价值的。

我们可以看，我们在很多历史现象研究的时候，经常会出现一种伪规律的思维，比如说历史周期率，你看中国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大概每个朝代维持个两百多年，这是不是有个规律啊？所以有个黄宗羲定律等等等等这种说法，但是我们今天要看，历史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因为一个王朝的诞生和灭亡，它可能是一个概率事件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解释不了秦朝为什么那么短命，解释不了五代那时候那些国家为什么那么短命。

所以，总而言之，分清概率事件和规律事件，对我们分析历史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这个也正是本书最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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